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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欧盟内部，欧洲议会具有浓厚的“亲台”色彩。欧洲议会“亲台”政策的产生有其复
杂的背景。欧洲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和由此产生的对价值观类议题的偏好，以及其
对两岸关系的长期负面认知是这种政策产生的宏观背景;而部分“亲台”议员的工具性动机以及台
湾当局的长期经营则是这种政策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随着欧洲议会议题偏好的转变以及其在
绿色发展等议题上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合作需求，这种“亲台”政策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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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欧盟一直以来都是台湾地区发展所谓对外关系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一方面，台欧经贸关系源
远流长，两者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到 2015 年台欧贸易总额已经达到 534．7 亿美元，其中台湾地
区对欧盟出口 256．3亿美元，从欧盟进口 278．4亿美元。欧盟还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截
至 2015年底，欧盟在台湾地区的累计投资总额约 344亿美元。［1］另一方面，欧盟因其特殊的国际地
位，也是台湾追求国际能见度的重要努力对象。比如 2011 年欧盟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后，不仅使
台湾获得了欧盟所代表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免签证待遇，还带动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给予台湾同等
待遇。欧盟在台湾追求所谓“国际空间”努力中的重要意义因而可见一斑。
蔡英文上台以后，为了落实其“从世界走向中国”的理念，［2］着意加强对外关系，欧盟自然是重
要的公关对象。甫一上任，蔡英文就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将“继续深化与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在内
的友好民主国家的关系，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推动全方位合作”。［3］随后她又在参加欧洲在台商
务协会(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wan，ECCT) 主办的晚宴上表示要“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
及多元性，避免仰赖单一市场”，呼吁加快台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4］欧盟在蔡英文外事布局中的
·23·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16JJDGAT003)
作者简介:张 亮，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2017级博士研究生;
孙 云，男，本文通讯作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大理论平台执行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
心、台湾研究院教授。
DOI:10.14157/j.cnki.twrq.2019.04.004
地位进一步凸显。
但是，台欧关系的发展，并非台湾一厢情愿就可以达成。事实上，由于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使得
台欧关系的发展一般是“欧主台从”，即欧盟起着决定性和主导作用，台湾一般只是起配合和辅助
作用。［5］台欧关系要向前发展，还要看欧盟有着怎样的利益诉求和政策考量。然而在这一问题上，
一方面，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另一方面，即使欧盟组织机构内
部，其政策主张也有很大不同。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作为欧盟的政策执行机构，其对
台政策总体上基于经济考虑，立场较为中性客观;欧盟理事会( 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 作为欧盟
对外关系的主要决策机构也能严守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仅维持经贸往来关系;相比之下，欧洲议
会( European Parliament) 在对华政策上则扮演着“红脸”角色，侧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6］是欧盟
内部支持台湾的主要力量。有鉴于此，深入理解欧洲议会“亲台”政策产生的内在机制并作出相应
对策安排，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功能定位、议题偏好与欧洲议会“亲台”政策产生的内在机制
目前，国内学界就台欧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或是从台欧关系中不
同议题领域的发展变化入手，对某一时期台欧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等进行整体的
概括，［7］指出经贸关系是当下台欧关系发展的主要领域; 或是从历史的纵深对台欧关系的发展过
程进行分析和对比，［8］指出台欧关系已经由过去以“传统盟谊”为主、经济合作相对冷淡的阶段发
展到如今以经济合作为主、谨慎应对政治问题的阶段。部分研究成果在从宏观上把握欧盟对台政
策的同时，也开始打开“黑箱”，注意到欧盟机构间政策差异的重要性。［9］一些研究将这种政策差异
归结为认知上的不同，指出不同机构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同、所处的认知情境不同，所以在对华政策
上存在不同。［10］这对于我们理解欧盟机构间对华政策差异的产生提供了启发，但是要理解欧洲议
会的“亲台”政策是如何产生的，还需要更进一步去打开欧洲议会这个“黑箱”，这一方面的研究成
果目前尚不多。邓金沙向我们展示了欧洲议会的权限功能与内部的组织运作情况，并通过案例研
究展示了欧洲议会“亲台”政策的主要表达途径。他认为欧洲议会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持久偏
见是导致其采取“亲台”政策的内在原因。［11］张福昌从议会和议会内组织层面进一步推进到欧洲议
会议员层面，深入分析了“亲台”议员以及由“亲台”议员所组成的议会内非正式组织“欧洲议会友
台小组”在“亲台”政策产生中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欧洲议会“亲台”政策制定过程的微
观视角。［12］
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欧洲议会“亲台”政策的产生都大有裨益，但是由于不同的研究往往只
侧重于欧洲议会“亲台”政策产生的某一侧面，而未能提供相关政策产生的完整过程，因而其就欧
洲议会“亲台”政策产生的内在机制的阐释都还不够完善。比如，单纯以由信息偏差导致的认知偏
差来解释欧洲议会的“亲台”政策，无法解释同样对华存在认知偏见的欧盟委员会等机构较为理性
的涉台政策。因为，虽然欧洲议会不能掌握欧盟委员会所具体负责的涉华议题的具体细节，但是对
中国持久的认知偏见却是欧盟机构间普遍存在的。在笔者看来，欧盟机构间的功能分异可能发挥
着比认知差异更为基础的作用，即欧洲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功能定位鼓励了其更多关注涉台
议题，现有研究尚未将这一因素充分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关注关键议员在欧洲议会“亲台”政策
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微观基础，但是议会议员的首要考量是
如何维持自己的席位，如果议会内部整体的氛围不利于“亲台”政策的产生，那么相关议员的活动
空间也会大大缩减，因此欧洲议会的整体议题偏好对于议员个人的能动性同样起着制约作用。
有鉴于此，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综合的解释框架:欧洲议会在欧盟政
治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和由此产生的对价值观类议题的偏好，以及其对两岸关系的长期负面认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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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亲台”政策得以产生的宏观背景;而部分“亲台”议员的工具性动机以及台湾当局的长期
经营则构成了“亲台”政策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下面将具体阐释这一因果机制。
首先，欧洲议会作为欧盟民意机关的功能定位使其对价值观类议题抱有浓厚兴趣。所谓价值
观类议题，就是指包括人权问题、民主问题、民族自决问题等在内，并且主要以是否符合西方式“自
由”标准为评价依据的一系列议题。一方面，欧洲议会作为欧盟三大机构之一，是欧盟机构中唯一
由选民直选产生的机构，是要为民发声的“民意机关”，蔓延在欧洲社会的“政治正确”与“普世价
值”对欧洲议会的影响要比对其他机构更大。另一方面，欧洲议会近年来虽经扩权，但在欧盟政治
体系中，尤其是在欧盟的外交政策领域仍旧处于弱势地位。2009 年《里斯本条约》( Treaty of Lis-
bon) 生效以后，欧洲议会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
SP) 的权能虽经扩大，但仍仅限于咨询权、知情权和监督审议权。［13］由于并不直接负责欧盟的对外
事务，其决议案也仅具有建议的意义，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就大大降低了欧洲议会对他国事务指
手画脚的政策成本和政策风险。在此基础上，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价值
观类议题就成为欧洲议会的核心关切。事实上，欧洲议会每年都会出台很多针对不同国家人权现
状的决议案，以此来回应选民的关切，凸显其作为欧盟“民意机关”的代表性。
其次，欧洲议会对中国长期的负面认知使其在许多议题上指手画脚、肆意攻击。欧洲议会对价
值观议题的关注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中国的攻击，事实上，常被欧洲议会攻击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
问题在于，时至今日，欧洲议会依旧存在对中国严重的负面偏见与认知。欧洲议会的涉华决议案几
乎都会涉及所谓的人权问题、疆藏问题等，台湾问题当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两岸的
认知上，欧洲议会依旧维持着“民主的台湾对不民主的大陆”的刻板印象，一方面对中国的所谓人
权问题、政治体制等横加干涉，另一方面则对台湾地区的“民主制度、多元社会，以及对人权和法治
的尊重”褒奖有加。［14］在此错误认知的基础上，“民主的台湾”与其他领域的涉华问题一样，都需要
得到“民主的欧洲”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欧洲议会涉台政策的核心逻辑。
再次，欧洲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得部分议员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动机炒作涉
台议题。欧洲议会的选举常被称为“次等选举”，这是指相对于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决定其领导人
和政府组阁的国内大选，欧洲议会的选举在参选率、重要性上都不如前者。［15］但与此同时，欧洲议
会的当选议员首先又必须是成员国国内某一政党的成员，这就使得成员国内部的“一等选举”和欧
洲议会的“次等选举”，不仅是在同一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内进行，而且选民和政党也是相同的，两
类选举因此存在密切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部分欧洲议会的议员会尽其所能地在欧洲议会的舞台
上努力表演，获取更高的曝光度，以累积政治资本，为其谋求更高的国内政治地位创造条件。炒作
人权等价值观议题、对他国内政指手画脚，既可以迎合选民偏好，为自己谋取声名，又较少遭遇直接
的政治风险，因而部分欧洲议会议员乐此不疲。欧洲议会“亲台”政策的产生，就与部分关键议员
对台湾议题的工具性利用有密切关系。
最后，台湾方面的长期经营和对欧洲议会的情感投入也对欧洲议会“亲台”政策的产生发挥了
重要作用。一方面，经由制度和文化上的认同，以及台湾当局外事部门的苦心经营，部分“亲台”的
欧洲议员与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建立起了长久而稳定的联系。通过平时的情感投资，比如拉拢欧洲
议会议员来台访问增进对台湾的了解，重要节假日组织酒会促进彼此交流等，部分议员在个人感情
上会偏向台湾。据此，在部分情况下，他们会在台湾当局“请托”之下做出有利于台湾方面的政策
选择。而这种基于“人情与面子”的“请托”模式，是掌握一定权力资源的“资源支配者”行动时的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16］另一方面，除了与议员私人的感情联络，对于世界事务的参与既是台湾国际形
象建设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笔感情投资。比如，通过对萨尔瓦多地震后重建出人出力，台湾收获
了欧洲议会的好感。对于一个“热心的国际事务参与者”，欧洲议会对台湾投桃报李的支持是很有
必要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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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与微观动机相互作用之下，“亲台”议员既可以将其“亲台”动机直接转
换为政策实践，比如为台湾站台和发声、组织台湾与欧洲议会双方政治人物的往来等;又可以在恰
当的时机下推动欧洲议会通过涉台决议案等，增加台湾的国际曝光度。
图 1 欧洲议会亲台政策的形成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欧洲议会“亲台”政策的具体表现
如前所述，欧洲议会“亲台”议员既可以以个人身份将自身“亲台”立场转化为政策实践，又可
以推动欧洲议会以整体形式通过涉台决议。本部分将具体展示欧洲议会不同“亲台”政策的产生
过程。
首先，在台湾当局长期的经营和情感投入下，部分欧洲议会议员会在特殊时期基于情感性动机
或工具性动机为台湾站台发声，甚至运用自身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对一些国际组织的对台政策指
手画脚。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涉台秘密文件被曝光，民进党趁机大肆炒作台湾被定位为中国一
省是大陆方面的“刻意打压”和“矮化”。重压之下的马英九当局寻求欧洲议会代为发声，以促使世
界卫生组织为台湾“正名”。随后，以时任“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查尔斯·谭诺克( Charles Tan-
nock) 为首，涵盖人民党团、自由党团、保守党团、绿党党团等的 21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致信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妄称世界卫生组织不当“矮化”台湾并要求正名。［18］此举不仅干扰到
了国际组织的正常工作，也带来了恶劣的舆论影响。
其次，更多时候，欧洲议会的“亲台”议员是借助“欧洲议会友台小组”来集体行动，通过台欧之
间政治人物的往来沟通，增加台湾的国际曝光度。由于欧洲议会允许议员之间成立非正式小组以
加强相互联系和沟通，因此，数量众多的非正式小组对欧洲议会的政策形成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欧洲议会友台小组”( European Parliament－Taiwan Friendship Group，下文简称“友台小组”) 就是这
样一个在涉台政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非正式组织。“友台小组”的前身是前欧洲议会议员薇
薇安·蕾汀( Viviane Reding) 为促进台欧关系而于 1991 年发起成立的“欧洲议会台湾之友协会”
( Association of Taiwan's Friends in European Parliament) ，后于 1997年改称为“欧洲议会友台小组”。
“友台小组”成员众多，分布于欧洲议会的各个党团、委员会、代表团等，是推动欧洲议会采取“亲
台”政策的主要力量，因而被认为是台欧关系的基石。［19］一方面，“友台小组”经常组织各种形式、
各种规模的代表团赴台进行参访、交流、观礼等活动。这些规模不等的代表团，其在台活动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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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交流为主，一般都会得到台湾方面有关机构的高规格接待，并与相关机构负责人进行深入沟通
交流。此外，代表团还经常由台方安排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参观台北故宫等文教设施、到大学
演讲等。［20］另一方面，“友台小组”不仅走出去，还会请进来。很多台湾的党政高官都曾在“友台小
组”积极奔走下获邀访问欧洲议会，并在欧洲议会议场内发表演讲，表达政见。比如，台前“立法院
长”王金平任职期间就曾多次到访欧洲议会。除了邀请台湾官员现场考察，“友台小组”还花样翻
新，利用网络搞视频会议。2015年 9月 29日，马英九受时任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朗根( Wer-
ner Langen) 邀请与欧洲议会举办视频连线会议，谈及其“东海和平倡议”等一系列主张。［21］2018 年
9月 3日，蔡英文将提前录制好的视频讲话资料在欧洲议会播出，任意扭曲事实，攻击大陆破坏两
岸和平，大告“洋状”。［22］
最后，部分“亲台”议员还会通过欧洲议会内部的次级组织积极提出涉台提案，并推动欧洲议
会通过而成为涉台决议。欧洲议会内部主要有三大官方行为主体，即党团( Political Groups) 、议会
委员会( Committees) 和对外关系代表团( Delegations) 。其中，对外关系代表团是欧洲议会与其他国
家和地区展开议会外交的主力。台湾不是“主权国家”，与欧盟没有官方关系，欧洲议会也没有成
立台湾代表团。因此，“亲台”议员主要是借助党团途径和议会委员会途径来推动欧洲议会涉台决
议的形成。［23］
欧洲议会党团是以相近的意识形态而非国籍为基础组建的组织，其在欧盟多层治理体系内的
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单个党团，直接对欧盟的政策议程、政策提案、政策结果发挥影
响;二是通过党团间的博弈影响欧盟政策的大方向。欧洲议会党团目前共有 7个，在对华政策等方
面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较大分歧。一般而言，绿党党团和自由党党团比较重视人权问题，［24］对
华多有批评之声;而人民党团和社会党团则是台湾方面的主要支持力量，长期以来推动了大量涉台
议案的产生。［25］
议会委员会按照不同的议题领域组织起来，负责就相关议题提交报告和意见等。比如，在欧盟
对外事务上，外交事务委员会(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发挥着巨大作用。该委员会现由 71 名
议员组成，负责对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提供建议，负责审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执行情况，审
议欧盟签署的各项国际条约。［26］欧洲议会关于中欧关系的报告就是由该委员会起草的。［27］另外，
该委员会下设两个分委员会，即人权分委员会、安全与防务分委员会，部分涉台人权报告即是由人
权分委员会提出的。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欧洲议会议员的多重身份，这些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实际上是既有区别又
有联系。比如，曾任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的谭诺克，是以英国保守党( Conservative Party) 议员
的身份当选欧洲议会议员的。他同时还是欧洲保守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党团( European Conserva-
tives and Reformists Group) 、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议会对安第斯共同体国家关系代表团( Delegation
for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Andean Community) 等组织的成员。［28］这为部分关键议员推动欧
洲议会“亲台”政策的产生创造了便利条件。
就具体运作而言，一方面，“亲台”议员可以在所属党团提出决议案动议草案，之后各个党团的
不同决议案经过合并整理后形成决议案的共同动议，并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表决，形成最终的决议
案;另一方面，“亲台”议员也可以在所属委员会内提出报告草案，之后所属委员会内部经表决后提
出非立法性报告，并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表决，形成最终的决议案。［29］随着表决范围逐渐扩大，“亲
台”势力所占的比重会逐渐降低，其他议员和行为体的考量也会加入到相关政策的博弈之中。这
就使得要产生一份“亲台”的决议案，不仅需要“亲台”议员由下而上的强力推动，也需要议会内部
形成对台有利的整体氛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门的涉台决议就比综合的涉台决议更易通过，
而“台湾有事”时的涉台决议也比平时更易通过。
欧洲议会的涉台决议案，是其作为一个整体表达对台湾问题立场的主要方式。这些数量众多
·63·
台湾研究集刊 2019年第 4期
的涉台决议，按照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针对具体问题出台的专门的涉台决议案。这类决议
案的出台往往是欧洲议会主动为之，是其对具体的涉台事件的应激性反应，所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单
一且有针对性。比如，欧洲议会通过的数量众多的敦促有关机构允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的决议案，往往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专门发出; 又如，2013 年 10 月 9 日欧洲议会
发布的《关于与台湾贸易关系的决议案》( Resolution on EU－Taiwan Trade Relations) 则是专门针对
台欧之间的贸易合作问题，督促欧盟委员会立即开启与台湾之间的双边投资和市场准入谈判。［30］
二是其他综合决议案中的涉台部分，主要包括中欧关系决议案中的涉台部分、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
政策决议案中的涉台部分、欧盟共同贸易和商业政策决议案中的涉台部分等。这类决议案实际上
是欧洲议会在对其他欧盟机构的政策及其执行情况行使监督权和审议权。因为相关决议案内容较
为综合和全面，台湾问题在其中往往不占据太重要位置，而且对台湾问题的表述往往也比较笼统和
综合。以中欧关系决议案中的涉台表述为例，台湾问题在相关决议案中的位置和篇幅并不固定，政
策表述则一般是呼吁两岸和平对话以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呼吁相关方面允许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等老生常谈的内容。［31］三是在一些针对具体议题的决议案中兼及台湾，比如关于人权报告的决议
案，以及一些关于贸易规则的决议案等。这些决议案以技术性问题为主，但并不表示欧洲议会在这
部分决议案中的涉台表述就会公正客观。事实上，欧洲议会经常在决议案中大搞文字游戏，比如在
一些关于经贸问题的决议案中，相对于欧盟委员会一般是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来定位“台湾”，
欧洲议会的决议案则会将“台湾”单列，以此凸显其对台湾的支持。［32］
表 1 2000年以来欧洲议会发表的主要涉台决议情况
主题 主要涉台内容 发布时间 备注
Resolution on the State of EU－China
Relations
敦促中国大陆停止对台湾地区的“武力威慑”;
敦促两岸以和平方式处理相互关系; 对大陆单
方面启用新航线表达关切;希望两岸重启官方
对话;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到世界卫生组
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中。
2018 年 9
月 12日
涉台部分列在人
权等问题之后，
朝鲜半岛问题之
前
Resolution on EU－China Relations
提倡欧盟与台湾展开双边投资谈判; 注意到中
国大陆未反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
航组织等国际组织; 对中国重申《反分裂国家
法》表示关切;希望两岸关系以和平方式解决。
2015 年 12
月 16日
单列一部分; 列
在人权问题之后
Resolution on EU－Taiwan Trade Re-
lations
建议欧盟委员会开启与台湾之间的双边投资
和市场准入谈判。
2013 年 10
月 9日
Resolution on EU－China Relations
重申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乐见两岸关系的改
善;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对台湾
2012年选举表示赞赏;鼓励两岸加强各方面交
流。
2013 年 3
月 14日
单列一部分; 列
在人 权 问 题 之
后，外部问题之
前
Resolution on EU－China Relations
对《反分裂国家法》表示关切;支持两岸问题和
平解决;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
织。
2006 年 9
月 7日
涉台问题被列入
“外交事务和近
邻关系”项下
Resolution on Taiwan 支持台湾获取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席位。
2006 年 6
月 18日
Resolution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China and Taiwan and Security
in the Far East
反对《反分裂国家法》;督促两岸以和平手段解
决双方分歧; 建议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继续对
华武器禁运;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等国
际组织。
2005 年 7
月 7日
中国出台《反分
裂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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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题 主要涉台内容 发布时间 备注
Resolution on Taiwan ( 56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呼吁允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欢迎欧盟在
台经贸办公室的设立。
2003 年 5
月 15日
SARS疫情爆发
Resolution on Observer Status for Tai-
wan at the May 2002 Annual Meeting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 WHA)
in Geneva
呼吁允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2002 年 3
月 14日
5 月世界卫生大
会召开在即
Resolution on Taiwan
欢迎台湾选举结果; 呼吁两岸和平对话; 支持
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 敦促欧盟
委员会提升对台关系;敦促欧洲议会与中国关
系代表团建立和台湾立法机构的联系。
2000 年 4
月 13日
陈水扁当选台湾
地区领导人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议会网站信息整理。
四、欧洲议会“亲台”政策的作用与未来走向
欧洲议会的“亲台”政策确实在推动欧盟采取有利于台湾的政策、增加台湾的国际曝光度等方
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首先，欧洲议会在推动欧盟其他机构采取有利于台湾的政策方面发挥了一些影响力。一方面，
通过促进欧洲议会与台湾当局的往来，邀请台湾政治人物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等方式，欧盟部分政
治人物和民众的对台理解及同情得以加深，为“亲台”政策的产生制造了舆论氛围。另一方面，欧
洲议会发表的众多涉台决议和各种口头质询，虽然只具有建议的性质，但是通过这种持续的呼吁，
一来可以施压其他机构采取“亲台”政策，二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他机构获得更大的活动空
间。比如欧盟委员会可以将其与台湾之间的贸易谈判归结为基于欧洲议会反复吁请的无奈之举，
从而减弱相关政策可能遇到的压力与风险。
其次，欧洲议会的“亲台”政策还起到了在国际社会为台湾站台的作用，并给了台湾政客以操
弄的空间。一方面，与欧盟的关系是台湾所谓“国际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台当局重要
的政绩指标。通过频频发表涉台议案，施压部分国际组织和机构，欧洲议会起到了提高台湾的国际
曝光度，给岛内“台独”势力加油鼓气的作用。例如，欧洲议会最新的中欧关系决议案甫一发表，蔡
英文当局大为兴奋，对其中的涉台内容大加赞赏。另一方面，欧洲议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台湾
政客发表意见、参与岛内政治的议场。［33］透过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台湾政客的政见也似乎因
为有了“国际支持”而更显理直气壮。
那么，未来欧洲议会“亲台”政策的发展趋势如何，又受到怎样的局限呢?
一方面，以欧洲议会“亲台”议员和“友台小组”为主体，欧洲议会在个体和非正式行为体层面
的“亲台”政策还会长期延续下去。只要欧洲议会继续作为欧盟的民意机关，就必定要容纳不同的
声音，反映不同的政治诉求，其相对于欧盟其他机构更明显的“亲台”政策倾向也会在一定时间内
继续存在。这一点在美国国会同样可以看到。作为美国的民意机关，美国国会在涉台政策上相比
美国国务院要更加激进，同样经常出台涉台议案，推动政府外事部门采取“亲台”政策。民意机关
的功能定位既然不会改变，而部分“亲台”议员的工具性动机也将持续存在，台湾当局的经营与投
入也不会减缓，这就使得欧洲议会内个体和非正式组织层面的“亲台”政策将保有其活动空间。
另一方面，作为整体的欧洲议会，其“亲台”政策的产生是以其对价值观类议题的偏好和对中
国长期的负面认知为宏观背景的，这与美国国会“亲台”政策的产生有很大不同。美国国会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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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机关，更是立法机关，其与行政部门虽然时有龃龉，但是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密切配合无疑
是主流。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间关系，两者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战略利益等都
是十分重大和复杂的，美国国会必然要对此做出反应，这就使得美国国会的涉台政策在单纯的价值
观考量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国家利益考量，因而美国国会的“亲台”政策更加顽固、深入，其出台
的涉台决议也往往涉及更广泛的范围，对行政部门的拘束力更强，对中美关系的伤害也更大。相比
之下，欧洲议会在欧盟政治体系中并不占据显要地位，这是由欧盟的决策机制决定的。同时，欧盟
与中国也没有重要的安全利益或战略利益之争，这使得欧洲议会的对华议题偏好主要集中在价值
观类议题上，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欧洲议会的议题偏好和对华认知都在发生转变。
比较突出的一个例证是欧洲议会近年来对绿色发展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这符合欧洲议会对
“人类共同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一贯精神追求。随着美国因国内政治变动而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果受到重大冲击。与此同时，通过对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追求，以及在气候变化
议题上的坚定承诺和积极行动，中国在相关议题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使得中国与欧盟在气
候变化、绿色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大大加强，也使得长期以来对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
等议题非常关注的欧洲议会对中国的认知改善、需求上升。中国开始从一个因人权问题而屡被攻
击的对象，逐渐变为一个可以携手共进保护地球家园的“负责任的合作者”。这种认知的改变和需
求的上升对于抑制欧洲议会整体的“亲台”政策氛围产生了积极作用，相关趋势已经可以在欧洲议
会最新的涉华决议案中看到。［34］在这份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通过的决议案中，台湾议题在排位上
被置于人权、西藏等议题之后;在篇幅上，仅有一小节专门提及台湾问题，与决议案中对中欧能源合
作、降低碳排放等绿色发展议题上大篇幅的论述不可同日而语。
有鉴于此，中国应继续加强与欧洲议会的交流沟通，改善欧洲议会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如前所
述，欧洲议会对台政策的整体氛围是服从于对华整体想象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民主的台湾对非
民主的大陆”的错误印象之上的。如果中国在欧洲的整体形象得不到改善，那么即使在台湾问题
解决之后，欧洲议会也少不了发出噪音，这从欧洲议会在疆藏等问题上的持续聒噪即可见一斑。［35］
对此，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加强与欧洲议会的议会外交，促进人大与欧洲议会的密切往来和交流。
同时，更多地邀请欧洲议会议员到中国实地考察，到新疆、西藏等地区亲身感受当地的开放与发展。
另一方面，持续推进对欧洲的公共外交，培养欧洲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了解、理解与支持。归根
结底，中国在欧洲议会的形象是在广大欧盟普通民众中的形象。
总之，台欧关系的发展服从于中欧关系大局，欧洲议会的对台政策也服从于对华整体认知。在
台欧关系问题上，不能只是就台湾而论台湾，更要从进一步提升中国在欧洲的整体形象做起。
注释:
［1］刘国奋:《2008年以来台湾与欧盟关系浅析》，《台湾研究》2017年第 1期，第 53页。
［2］［6］［9］［32］童立群:《民进党再次执政后台欧关系发展探析》，《台湾研究集刊》2017 年第 5 期，第 17 页，第
20－21页，第 20－21页，第 21页。
［3］蔡英文就职典礼演说全文，TVBS新闻，https: / /news．tvbs．com．tw /politics /654848。
［4］《台欧双边投资协定 蔡称双赢》，《中国时报》( 台北) 2016 年 6 月 8 日，http: / /www．chinatimes．com /cn /news-
papers /20160608000370－260102。
［5］陈先才:《冷战后台欧关系的现状、困境及前景分析》，《台湾研究》2009年第 6期，第 40页。
［7］参见:童立群:《民进党再次执政后台欧关系发展探析》，《台湾研究集刊》2017 年第 5 期，第 17－23 页;《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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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Orientation，Issue Preference and the“Pro－Taiwan”Policy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Zhang Liang，Sun Yun
Abstrac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a strong“pro－Taiwan”coloring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mergence of
its“pro－Taiwan”policy has a complicated background which，in fact，comes from i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issue preferences for values arising therefrom，as well as its long－term negative cog-
nition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the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of some“pro－Taiwan”parliamentarians
and the long－term operation of the Taiwan authorities constitute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is policy． With the
chang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preference and its increasing demand fo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issues such as
green development，this“pro－Taiwan”policy may be restrained to a certain degre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uropean Parliament，functional orientation，issue preference，policy toward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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